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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街穿巷
忆旧事

洁而精老店
贺友直 图!文

! ! ! ! 洁而精川菜馆在雁荡路复兴公园
后门出口的左首，门面座西朝东北，大堂
的规模也不小，有点气派，可是它的原始
老店我见过（没资格进去吃过），原是缩

在现今妇女用品商店后面一条小马路麦
赛尔蒂罗路（今兴安路）的一幢民居里，
没有门面，由于是新式里弄房子，若走
正门就要转弯抹角进弄堂，于是这餐馆
的门就开在临马路的后门，其店招是牌
匾挂在门上还是就写
在后门旁边墙上如今
记不得了。现在画的
是想当然匿造的。

只有!我们"的心声
唐 羽

! ! ! !刘庆江和太太是安徽师大
的同班同学，学声乐的，他唱
次男高音，后专攻合唱指挥。
在学校的时候刘庆江就崭露头
角，指挥合唱团一举获取大学
生文艺调演一等奖。"##$年，
夫妻双双作为声乐与教育人才
被引进区教育局。

"##% 年春天，区里成立
了教师合唱团，领导将指挥棒
交到刘庆江手里，他分明感到
了不一样的份量。合唱团成立
不久即获得一个初试啼声的机
会：参加上海市总工会举办的
五一歌咏比赛。几十名团员突
击排练了一段日子后就上台表
演了，“在沪东工人文化宫，”刘
庆江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大型比
赛，心情激动并紧张。我们的团
员都是音乐老师，应该说实力
蛮强的，那天表演也不错，宣布
成绩时我在台下站着聆听，但
我们只得了 "&名，正好被挤出
决赛。出师未捷泪满襟，从此

我在赛后再也不听结果了。”
但刘庆江与团员们不气馁，

他们牢牢锁定下一个目标———三
个月后在北京举办的“阳光大
地”全国合唱比赛。刘庆江选了
一首难度很高的曲目，对团员们
进行封闭式排练，关键时刻还请
来专家现场把脉，个别指导，大
家对歌曲的理解力与演唱水平有
明显提升。到
了比赛那天，
曾经指导过他
们的专家也感
到惊讶：“好像
脱胎换骨了。”这次翻身仗他们打
赢了，抱了个第一名回家，此后连
续三届均执牛耳。合唱界一片惊
呼：“一匹黑马，横空出世”。

'()* 年，合唱团远赴意大
利参加嘎达世界合唱比赛，刘庆
江将大家关在宾馆里没日没夜地
排练，几个女团员想逛个街、吃
个冰淇淋再买点化妆品一概被他
拒绝。结果，他们在数十支参赛
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传统混声

组的第二名，只比挪威代表队低
了一分多一点，若按各项指标综
合考量，也相等于金牌了。
去年 %月，合唱团去美国辛

辛那提参加第七届世界合唱比
赛。最后，在三百多支队伍中，
他们杀出重围，获得了混声与复
调两个项目的银奖。“银奖我都
不好意思说了。”刘庆江对我说。

是的，刘
庆江和合唱团
的目标永远是
第一。除了上
述的获奖记录

外，值得合唱团提及的成绩还
有：'))' 年在第六届中国无锡
合唱节上获得金奖。'))+ 年在
第七届中国海口合唱节上蝉联金
奖。'))% 年获上海市首届无伴
奏合唱比赛金奖。')), 年，合
唱团与德国蒙特威尔第合唱团结
成姐妹团，并联袂在上海音乐厅
举行了合唱音乐会。合唱团还无
数次圆满完成了闵行区的大型活
动表演，发挥了群文工作主力军

的作用。
在教学相长的良好气氛中，

刘庆江的指挥水平也大大提高，
'))' 年他获得了第六届中国合
唱节金奖指挥称号。
当然，演出、获奖决不是合唱

团的终极目标和唯一使命，合唱
团坚持训练与教研活动相结合，
十五年来为基层学校培养了一大
批合唱指挥骨干，并使中小学生
在声乐教育中受益匪浅，大大提
升了音乐素养和团队合作精神。

刘庆江说：“合唱是一门集
体演唱多声部声乐作品的艺术，
它要求歌唱群体音响的高度统一
与协调。有位老前辈说：合唱团
里没有‘我’，只有‘我们’。所
以我虽然是一名指挥，但时时提
醒自己：我就是我们的一个组成
部分。个人只有融入整个队伍，
才能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陪他们

一起年轻"#明

天介绍一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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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跑马路”，汽车在马路上奔驰之
谓也。

似乎一夜之间，中国，至少是中国
的大中城市进入了汽车时代。然而，应
有的马路文明或曰马路礼仪并没有相
应地建立。现在，谴责“中国式过马路”
的声音非常多，有的还很尖刻。但是，平
心而论，就马路资源而言，分配给行人
的斑马道所占的比例，实在是太少了，
如果要抨击马路乱相，似乎板子先要打
在汽车的身上。

汽车的不讲礼仪，在马路上随心所
欲的现象可谓多矣。要么无端变道，要
么强行插队，或者乱鸣喇叭，或者停车
在斑马道上……更糟糕的是对行人的
傲慢漠视，譬如，在没有红绿灯标志的

斑马道上，汽车是应该礼让行人的，至少要减速慢行，
可是在中国大陆有几个人“享受”到这个待遇？更为甚
者，是在有红绿灯的斑马道上，右转车辆从来无视行人
行进方向是绿灯的先行权，毫不减速，遑论停车了，一
部一部地疾驰而过，作为“弱势群体”的行人对此只能
干瞪眼，等到车流稀疏了，往往绿灯已经翻红了，很少
见执法人员干涉这等事，交通协管员也往往无所作为，
只是告诉抗议的行人，他“只管人，不管车”。行人如果
是不管不顾的二楞子，面对钢铁怪兽的下场可想而知。
怪不得台湾的柏杨先生生前曾言，中国的斑马道是引
诱行人被撞的陷阱。请各位对“中国式过马路”大放言
辞的人想一想，当行人在马路上得不到应有的尊敬，
他就有可能漠视交通标志。数年前，曾在报纸上见一
消息，说兰州有一位年逾七旬的退休教师，实在气不
过门前马路的斑马道，明明是绿灯自己却无法通过，

一怒之下便对那些闯红灯的车辆投之以
板砖。事情闹大后，网上是一片支持之
声，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这位老教师
则是持不同看法。从执法角度讲，这也是
对的。不过，舍此之外，交管部门也应该

出台有效的措施来维护行人的权利。
还有让行人很愤怒的便是滥用远光灯了，像上海

这种大都市，晚上路灯亮如白昼。不知何故，各种车辆
就是喜欢大灯。年纪大的行人被这种眩光扑面，往往头
晕眼花。警察也说这种滥用是违犯交规的，可是无人制
止。记得在四十多年前，读中学时下乡劳动，班主任老
师严厉地告诫我们这些初到农村，拿到手电筒东照西
晃，新鲜感十足的学生，“千万不要用手电筒照人脸”，
不然，“被打了耳光还要谢谢人家的教训”。那么，对于
这种较之手电照人更严重的侵犯人的尊严的行为，谁
来制裁这些藏在“铁壳”里面的缺德之辈？
当然，行人过马路应该遵守交通规则，这里也无意

为中国式过马路辩护，只是想说一句，改革开放以来，
中华民族在经济上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成就，同时也到
了道德文明建设最迫切的时候。在解决中国式过马路
的同时，也要解决行车不
文明的状况，这是一个问
题的两个方面，只有做到
文明行车，过马路文明才
有可能真正建立。

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一幅照片求证
严建平

! ! ! !山西武乡，当年八路
军总部所在地。朱德总司
令在这里写下了抗战诗
篇：“伫马太行侧，十月雪
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
倭贼。”彭德怀副总司令
在此部署和指挥了震惊敌
胆的“百团大战”。在参
观了八路军总司令部王家
峪旧址和砖壁“百团大战”
指挥部旧址后，我们又来
到了由邓小平题写馆名的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接待我们的是纪念馆

宣教部主任田悦慧，她是
这里的金牌讲解员。
在“巩固和发展抗日

根据地”展览部分，我看
到了一幅大照片，摄于
"#+) 年 ") 月 ") 日八路
军五纵队与新四军在苏北
东台白驹镇会师时。照片
上五位军政首长，有四位
标出了名字，他们是：韩
振纪、刘瑞龙、张爱萍、
韦国清，唯独正中间那位
戴眼镜的将领无名无姓。
我不禁纳闷，询问小田，
她说有人说是黄克诚，但
存有疑问，所以难作定论。
参观完毕，又去比邻

的八路军将领纪念馆。在
一幅幅照片中，我突然看
到了一张似乎见到过的面
孔：八路军五纵队二支队

司令员田守尧。这不就是
先前五人合影中间的那位
将领吗？像，太像了！我
赶紧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小
田，她说是第一次听到这
个说法，感到很新鲜，很
有价值。
从武乡回来，我开始

寻找史料，予以求证。
在公开出版的书刊

中，刊登这幅照片的有两
处：一是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黄克诚大
将画传》，二是《中
华英才》杂志 ')""

年第 ")期。前者中
间那位将领标识为
黄克诚，后者标识为田守
尧。我认为应该是田守尧。
从外貌特征来分析，中间
这位将领年轻，中等个头，
动作热情，用双手搂住左
右两位战友的肩膀。田守
尧时年 '*岁，个头不高，
战友们都说他打仗勇敢，
充满活力。而黄克诚当时
已 &,岁，个头偏高且清
瘦，从一些史料照片上
看，大都是背抄着手，显
得比较严肃。还有一个细

节，照片中的那位将领，
扎武装带，打绑腿，军容
整齐。而据张爱萍回忆，
"#+" 年 # 月后他到新四
军三师任副师长，提出整
顿部队，要师首长以身作
则。但黄克诚从来不打绑
腿，总是敞着个领子，揣
个手。张爱萍就将他的军，
说你一个师长军容风纪都
不整，要我怎么说服下面？
黄克诚这次很痛快，第二

天就打起了绑腿，
说这是第一次。这
幅合影拍摄在前，
所以照片中间的
那位将领应该是

田守尧而不是黄克诚。
关于这幅照片拍摄的

时间，《黄克诚大将画传》
说是八路军南下与苏北新
四军会师时，这与八路军太
行纪念馆陈列说明一致。而
《中华英才》则说 "#+)年 %

月摄于皖东北。我倾向后
者。白驹镇会师，意义当然
十分重大，因为从此把华
北抗日根据地与华中抗日
根据地联成了一片。但会
师的部队是八路军五纵队
一支队一团与新四军苏北
指挥部二纵队六团，一支
队司令员彭明治、政委朱
涤新，二纵司令王必成，政
委刘培善作为会师部队的
主官都未在照片中出现，
于情于理都不合。而摄于
皖东北则依据充分，黄克
诚 "#+) 年 % 月下旬率
&++旅 $,%团与新二旅越
过津浦路，进抵皖东北地
区，据黄克诚回忆，$月初
从冀鲁豫南下豫皖苏时，
田守尧在延安学习未归，

部队由新二旅政委吴信泉
带领。而安徽省人大原主
任王光宇则回忆道："#+)
年 ,月初，他和一批豫皖
苏区党校学员，随新二旅
旅长田守尧越过津浦路到
达皖东北。这张照片拍摄
的时间应为 , 月至 ") 月
初（黄克诚率五纵队主力
南下苏北阜宁前）之间，地
点是皖东北或稍后开辟的
淮海区抗日根据地。其时，
韩振纪为五纵队参谋长，
刘瑞龙为皖东北军政委员
会主任，田守尧为五纵队
二支队司令员，张爱萍为
五纵队三支队司令员，韦
国清为三支队政委。在这
个时段，这五位军政首长
齐聚在一起，概率极大。
至于《黄克诚画传》中，

把照片中的刘瑞龙说成梁
兴初，除了面貌不符外，时
间和地点上也不对，梁兴
初是 "#+) 年底才率八路
军第 ""*师教导第 *旅越
过陇海路到达宿迁、沭阳一
带，直接归华中新四军八
路军总指挥部指挥。而五
纵队司令部则在阜宁。皖
南事变后，教导第五旅改
编为新四军独立旅，五纵
队也改编为新四军三师，
参谋长为彭雄，韩振纪已
调任军部任军工部长了。
我把求证的结果告诉

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
小田，她很高兴，但同时
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说有
几位八路军的后代，参观
后提出，照片中的刘瑞龙
会不会是彭雪枫？对此，
我又作了分析。从体貌特
征看，照片中的刘瑞龙是
高个子，而史料照片中的
彭雪枫则显示为中等个，
这从他与陈毅、邓子恢等
领导的合影中比对可知。
从时间上推断，"#+) 年 $

月 ')日黄克诚率部来到
豫皖苏边区新兴集，与彭
雪枫的新四军六支队会
合，合编为八路军第二纵
队，至 %月下旬分兵，黄克
诚率部前往皖东北。在这
期间，田守尧在延安学习
未归，张爱萍率六支队第
+总队驻扎皖东北，韦国
清领导的山东八路军陇海
南进支队此时也已在皖东
北，所以不可能有这五位
首长的齐聚合影。
在初步完成了这幅照

片的求证后，读者一定会
关心这五位主人公以后的
情况，这里略作介绍：韩
振纪，"#** 被授予中将
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后勤
部副部长；刘瑞龙，建国
后曾任农业部常务副部
长；张爱萍，"#** 年被
授予上将军衔，曾任国务
委员兼国防部长；韦国

清，"#** 年被授予上将
军衔，曾任解放军总政治
部主任。田守尧，"#+&

年任新四军三师八旅旅
长，同年 &月与师参谋长
彭雄率干部队赴延安学
习，途中与日寇汽艇遭
遇，与敌展开激战，彭雄
牺牲后，他果断指挥大家
涉水上岸，以重伤之躯为
同志们开路，最后与妻子
陈洛连一起壮烈牺牲。

求证这张历史老照
片，使我进一步了解到八
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
战所作出的巨大牺牲，由
此想到，过去有一段时期，
我们曾很少提及正面战场，
这对整个民族抗战史来说，
当然是不全面的。而今，在
较多介绍正面战场的同时，
如果我们又忽略或轻视敌
后抗战的艰苦卓绝，那更
是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有幸挨了鞭子
赵全国

! ! ! !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库
贝尔早年默默无名。一次
拿破仑三世参观画展，很
反感他的 《浴女》，就从
跟班手里抢过鞭子将画抽
了几下。没想到画家因祸
得福，从此名声大振。
不过我还是为库贝尔

庆幸，他遇上的是那位风
头大不如乃兄“拿一世”的
“拿三世”，不然真够他喝
一壶的。他若不幸撞上了
飞扬跋扈的希特勒，他们
无须抡鞭，只消蹙蹙眉嘀
咕一声，您老坐班房算轻
的，弄不好性命攸关呢！
在聪明人眼里，名人

的正负能量都是一种可利
用的资源。瞧瞧现代的文
坛艺苑，这类事不少。左起! 韩振纪" 刘瑞龙" 田守尧" 张爱萍" 韦国清


